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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游戏是幼儿天性得以舒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幼儿园教育的核心形式。然而，在现代社会因素影响下，乡

村幼儿园中存在着对游戏精神认知与实践的偏移现象，教师缺乏对幼儿游戏兴趣与需求的关注，导致幼

儿对游戏的兴趣减退，甚至将游戏视为任务。这种游戏精神的偏移根源在于教师未能充分认识到游戏精

神的本质、游戏存在时空流动性等。乡村幼儿园游戏精神的回归，必须重新审视游戏的本质特征，建立

游戏保鲜机制，进行理念重构、关系重构、实践重构，把握“育”视角下游戏的意义，并正确处理好师

幼关系、课程与游戏的关系，优化游戏环境与资源，让游戏成为幼儿自主探索、自由创造的重要途径，

真正实现游戏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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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y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ldren’s nature to be expressed and is also a core form of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social factors, there is a deviat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the spirit of play in rural kindergartens. Teachers fail to pay attention 
to children’s play interests and needs, resulting in a reduced interest in play among children, who 
may even regard play as a task. The root of this deviation lies in teacher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of play an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fluidity of play. The retur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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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of play in rural kindergartens require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pla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lay preservation mechan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cepts, rela-
tionships, and practices.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pl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ur-
turing,”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between the curriculum 
and play, and optimize the play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his will enable play to become an im-
portant way for children to explore and create freely, truly integrate play and education, and pro-
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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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由两则游戏案例引起 

游戏在幼儿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幼儿园工作规程》中被明确强调：“幼儿园应以

游戏为基本活动”，凸显了游戏对于幼儿成长的核心价值。游戏精神的核心在于幼儿的自主性得以张扬，

即幼儿在游戏活动中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进行探索和创造，这是游戏精神的实质所在，然而乡村

幼儿园存在游戏理论难以落地融合，教师对游戏精神的认知存在偏差，实践上也存在偏移等问题。乡村

幼儿园的游戏活动已然失去了应有的游戏精神，反而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走向偏移，可见，一味地追逐

兴盛的游戏模式并不会突破地域限制而发展幼儿，相反，游戏精神的偏离问题将愈发严重。在目前阶段

的幼儿游戏教育理论当中，自由与愉悦的幼儿感受无疑是幼儿游戏精神所极力追求的一个方面[1]。但从

下面的案例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更迭，乡村幼儿园游戏的精神正逐渐偏移。 
案例一，某乡村幼儿园里，中班教师设计了一场“去医院看病”的角色游戏，教师精心布置了挂号

处、门诊、收费室、取药处、输液区和虚拟缴费单，要求幼儿按固定的流程(挂号–问诊–缴费–取药–

治疗)完成游戏。教师反复强调规则，并且指派计算能力强的幼儿担任收费员。然而，幼儿在角色游戏中

表现出倦怠：有的孩子在门诊处治疗自己生病的宠物，有的将输液区的瓶子堆成积木，有的在缴费单上

作画，还有的幼儿在一旁玩起了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整个过程下来只有几个幼儿愿意按照这个流程完成

游戏。活动结束后，教师困惑道：“为什么幼儿不喜欢玩游戏？明明我按照游戏设计来做，教具环创都

比以前更加丰富，小朋友们应该感兴趣才对。”一位幼儿私下对同伴说：“今天的小医生游戏一点都不

好玩，我们一起玩自己的游戏吧。” 
案例二，在某次乡村幼儿园课题调研中，有一位年轻幼儿园教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在做游戏案

例收集时，组织了幼儿开展游戏，刚开始幼儿们积极性极高，踊跃参与其中，沉浸其中，但游戏过半后，

幼儿的游戏积极性逐渐消减，最后几乎没有小朋友愿意继续这一游戏项目了。那么，我的游戏案例撰写

也就没法完成，没法做完整。我该怎么办呢？因此要回答教师之问：“什么是幼儿真正喜欢的游戏”、

“为何幼儿不再对游戏感兴趣”、等问题以及乡村幼儿园在学习新兴游戏模式时难以真正落实以发挥游

戏价值使得游戏精神回归正轨，我们必须重新追问乡村幼儿园游戏的本质、游戏特征以明了游戏精神在

幼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多年前，胡伊青加就做出论断，文明发展到今天，游戏因素有着日渐偏移的趋势，其意是说随

着工业社会中技术、商业利益等因素的蓬勃发展，古老的游戏精神有丧失的危险[2]。这一观点在当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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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幼儿园的现实中得到了验证。 

2. 乡村幼儿园游戏精神的偏移表征 

2.1. 游戏精神的认知偏移 

2.1.1. 游戏精神内涵的消解 
游戏精神内涵的边缘化与泛化是游戏精神内涵消解的两个极端。从本质上说游戏精神的边缘化是指

游戏精神的本质和价值被忽视或淡化，游戏逐渐偏离其应有的自由、自主、创造和体验等核心特征，而

被工具化、形式化或功利化；反观游戏的泛化，无论什么教学设计只要加上活动二字似乎就有了游戏性

质，由此，泛化的结果是任何活动都可以是游戏，这就使得游戏精神在真正的游戏中未得到实现，更难

以幼儿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发展幼儿。乡村幼儿园游戏精神内涵边缘化与泛化中折射出的不仅是在“有用

性”的挤压下的生存困境更是更深层的文化困境。 

2.1.2. 游戏目标的功利化定位 
(1) 极端取向：游戏与课程的失衡 
乡村幼儿园游戏精神的偏移不仅在于未能正确平衡自主游戏与教师设计的游戏等两类游戏的恰当实

施，在面对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之间的认知和转化也存在偏差这就造成了游戏精神偏移的两个极端。 
其一，游戏过度课程化。如果游戏重在张扬幼儿的个性，舒展天性潜能，那么课程则是培养社会性，

激活儿童的社会性需求。然而，乡村幼儿园中，游戏常被过度设计、干预和控制，忽视了幼儿的个性发

展。例如，当幼儿偏离教师预设的游戏路径时，教师会不自觉地干预，这种干预不仅是对目标实现的期

待，也是对自身教学权威的维护。教师的过度指导与干预背离了自主游戏的精神，导致游戏失去了主体

性。可以说，任何早期教育课程实践的努力，如果缺失了游戏精神的释放与体验，便都是游离于儿童的

精神世界之外，即便采用了游戏活动的形式也仍是如此[3]。 
其二，课程过度游戏化。乡村幼儿园中，课程过度游戏化也是游戏泛化的表现之一。这种倾向容易

使课程丧失教育追求，使游戏失去教育价值，沦为与民间游戏无异的娱乐活动，忽视了游戏的内在价值，

甚至将“娱乐化”误认为“游戏化”，导致游戏精神被进一步稀释。这两种极端取向都是乡村幼儿园游戏

精神偏移的重要表征，反映了游戏价值被工具化的现实困境。 
(2) 功用取向：游戏目标的未来化与过程速成化 
在乡村幼儿园中，幼儿园被定位为学校，游戏目标的未来化现象尤为突出，许多乡村幼儿园受到应

试教育观念的影响，将幼儿园教育视为小学教育的前置阶段，过早地为儿童的未来学习做准备。这种现

象表现为将游戏活动功利化，以培养儿童的“小学能力”为导向，以确保他们在进入小学后不输在起跑

线上。 
然而，这种未来化的目标定位忽视了乡村幼儿园游戏精神。游戏精神强调的是儿童在当下的自由、

快乐和自主探索。乡村幼儿园的游戏活动本应是儿童在自然环境中自由玩耍、与同伴互动、探索世界的

过程，但在未来化目标的影响下，游戏被赋予了过多的未来导向任务，儿童的当下体验被牺牲。这种偏

移导致乡村幼儿园游戏失去了其应有的乐趣和教育意义，儿童在游戏中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被压抑，游戏

精神逐渐迷失。同时，乡村幼儿园在游戏实践中常追求“快、准、立竿见影”的效果，忽视教育作为“慢

艺术”的本质。速成化的游戏设计，不仅剥夺了幼儿的沉浸体验，也忽视了游戏中的生成性价值。这种

对效率的过度追求，最终使游戏失去了其作为幼儿自主探索与表达的意义。 

2.1.3. 游戏内容的知识化选择 
其一，知识尺度的主导。教师不自觉地以“知识”作为游戏内容选择的唯一标准，忽视儿童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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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体验、经历与自我创造。这种知识化的内容选择，将文化生活中的体验、经历和自我创造的过程排

除出去，即“经由儿童”缺失。 
其二，学科化的滑入。即使是五大领域教育活动，也常滑入学科化教学的窠臼。例如，乡村幼儿园

的“科学游戏”中，教师要求幼儿按步骤完成“水的浮沉实验”，并记录“正确结果”，却禁止幼儿自由

探索其他材料(如树叶、石子)的浮沉现象。这种学科化的倾向，使游戏失去了其作为儿童经验建构的开放性。 
其三，环境创设的忽视。作为隐性教育内容的环境创设，存在缺乏对幼儿生活经验的考量，比如乡

村节庆、自然景观的呈现。乡村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存在两种极端，或是墙面装饰简单或是墙面装饰过于

精美，连成人都觉得环境创设方面无可挑剔，但这种环创是否符合幼儿的审美却还值得商榷。这种环境

创设的窄化，进一步限制了儿童经验的动态生成与表达，也常被知识化倾向所主导。 

2.2. 游戏精神的实践偏移 

2.2.1. 客位化的教育方式 
(1) 教师主导：游戏流程的控制 
教师常以“设计者、实施者、监控者、评价者”的多重身份主导游戏流程，导致游戏失去其自由与创

造的本质。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不仅使教育无法获得“儿童视角”，还使“为了儿童”的初衷反弹

为“为了成人”的现实。无效介入与负效介入频发，儿童的自由创造空间被严重剥夺，游戏形式化问题

突出，教师成为游戏导演，幼儿则沦为按部就班的演员，必须遵守固定规则，禁止偏离预设流程。我们

看不到幼儿对于游戏的迫切需求，看不到本能的释放，看不到生命的激情，显然这样的游戏没有了它应

该有的内在精神——它空有游戏的形式，而非游戏的实质[2]。这种形式化的游戏设计，使游戏失去了自

由、自主、创造与体验等核心特征。尤其在追逐城市化进程的实践中，乡村幼儿园的游戏理论难以落地

融合，既忽视了乡土游戏基因，又将引入的游戏异化为服务外在目标的工具，其精神内核最终消解于教

育的现实泥沼中。 
(2) 规则至上：自由性的剥夺 
“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4]在

乡村幼儿园游戏活动中，教师对游戏精神的理解与实践存在显著偏差，游戏应有的自由性与创造性被繁

重的规则所剥夺，导致幼儿失去游戏的本来角色。荷兰学者胡伊青加指出：“一切游戏都是一种自愿的

活动，遵照命令的游戏已不再是游戏，它至多是对游戏的强制性模仿[5]。”游戏本应以趣味性、自主性、

创造性为核心特征，但在实践中，教师过于强调游戏的“完整性”与“规则性”，忽视了游戏的生长点与

幼儿的真实需求。同时，教师常将游戏与竞赛混为一谈，赋予游戏繁重的规则，使其失去自由与愉悦的

本质。过多的规则束缚不仅剥夺了幼儿的自由，也使游戏失去了其应有的精神。游戏精神强调自主与自

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游戏可以毫无规则，而是在规则中赋予自由。 

2.2.2. 表层化的教育关系 
教育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双边关系的过程，涉及“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幼儿与环境”“幼儿

与玩具”等多重关系。然而，在乡村幼儿园中，这些关系常停留于表层，缺乏深层互动，导致情感疏离与

互动缺失。 
其一，教师与幼儿的疏离。教师常以“管理者”而非“参与者”的身份介入游戏，忽视与幼儿的情感

联结；其二，幼儿与幼儿的互动缺失。游戏设计中忽视同伴合作，幼儿间的互动流于形式。其三，幼儿与

环境、玩具的割裂。新兴的游戏模式融入乡村幼儿园往往会考虑游戏与当地环境的相容性，然而乡村幼

儿园的环境创设常以“成人视角”为主导，忽视幼儿的真实需求，使得玩具与幼儿也存在割裂的情况。

深层互动本应让幼儿吸纳环境的积极影响力，投入地参与活动，体验并享受游戏过程中的乐趣。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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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化的教育关系使这些关系沦为形式，未能成为幼儿人格结构的一部分，最终背离了游戏精神的初衷。 

2.2.3. 功利化与形式化的资源运用 
乡村幼儿园中家长与幼儿园对显性成果的追求，加剧了游戏资源的功利化倾向。家长要求游戏必须

“做出作品”，教师则倾向于用模板替代幼儿的自由创作，认为每个游戏都必须有明确的教育意义。然

而，对幼儿来说，游戏中的享乐与探索才是他们的核心追求。同时教师也不应该放任幼儿，游戏不是只

有享乐功能，也不应该作为幼儿游戏的唯一追求，否则游戏精神和游戏价值将会大打折扣，游戏不是享

乐的唯一形式。 
乡村幼儿园对城市化游戏资源的依赖，常表现为盲目跟风新兴游戏模式，忽视本土材料的创造性使

用，缺乏活化传统资源的能力。例如，随着“安吉游戏”的普及，许多乡村幼儿园为模仿“安吉游戏”，

盲目采购大型玩教具，这种对形式化游戏的追逐，不仅浪费了本土资源的潜力，也剥夺了幼儿的真实游

戏体验。回顾安吉游戏的起源，其假游戏阶段正是因过度依赖形式化的竹资源利用，如“竹乡一条街”

“竹乡熊猫之家”“竹乡旅行社”“竹乡警察局”等，教师编制的一个个游戏禁锢了儿童，儿童仿佛只是

客串的演员[6]。导致幼儿失去喜悦与投入感，教师也陷入困惑与疲惫。当前许多乡村幼儿园对“安吉游

戏”的照搬，是否也陷入了类似的假游戏困境？这种功利化的资源运用，不仅背离了游戏精神，也限制

了幼儿的探索与发展。 

3. 乡村幼儿园游戏精神的回归 

3.1. 建立游戏保鲜机制 

乡村幼儿园游戏精神的回归，其实就是游戏本体价值的实现。游戏作为一种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

游戏精神的坚守，可使游戏持久保鲜，其保鲜关键在于维系三个核心特质：“不变色”即守护游戏自由

自主的纯粹底色；“不变质”即保持游戏愉悦体验的本质属性；“不变味”即延续游戏趣味盎然的生命力。

这种保鲜不是静态的保存，而是在流动中实现的动态平衡。 

3.1.1. 理念重构：重识游戏精神本质 

游戏没有标准的定义，只能从它的本质特征出发，以此区别于其它活动。其一，功能性特征。游戏

没有明确的结果和外在的目标，不能直接获益，不必承担目的，或者说，游戏自身就是目的；其二，过程

性特征。游戏是一种主动行为，游戏者主动地参与活动，这就使游戏与幻想、懒散和无目的的闲荡区别

开来。在一个游戏活动过程中，可能有的过程是游戏，有的过程不是游戏又或周而复始；其三，体验性

特征。游戏是一种有机体放松的活动，游戏会给游戏者带来愉悦；游戏活动服从愉悦法则，被无目的快

感所支配。其四，结构性特征。游戏是一种没有固定形式的活动。游戏活动是松散的，没有固定形式的

一种活动。成员、时间、地点不固定，这也决定了游戏的流动性。正如法国学者克罗伊斯所指的游戏活

动六因素：自由、松散、易变、非生产性、玩法、虚构。 
游戏精神是游戏之灵魂，但其歧义诸多，意义模糊。游戏精神是一种幼儿园游戏最本质和最不可

缺少的内涵，它是游戏中凌驾于形式与内容之上的灵魂与生命力，它是人真正掌控自身活动自由的生

命状态，它也应当成为贯穿全部幼儿教育实践和所有活动环节的主线。要弄清游戏精神是什么，就得

先重审游戏精神之源头活水。其一，游戏精神生于游戏。人对游戏提炼、概括而获得的意识，是游戏

之产物；其二，游戏精神忠于游戏。其表达着游戏的根本意义与主旨，也通过游戏形式表达；其三，

游戏精神引领游戏。源于游戏的“骨气”，作为游戏之“理”，代表着游戏活动最完全、最理想的内

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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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推出游戏精神之内涵：体验精神。儿童天生就敢于体验、热爱体验；体验是儿童自然

生命“社会化”的手段；主体精神。儿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游戏是儿童主动、自愿的活动；对话精神。

主客体、主体间、他者真正的对话关系、交往关系；规则精神。规则是人类文明给予人类游戏的文化烙

印。这种规则精神能引导游戏始终保持层次性、挑战性、趣味性、有序性。 

3.1.2. 关系重构：重建两大关系 
(1) 师幼关系：从控制走向共生 
重建教师与幼儿的关系，体现的是游戏精神的对话特质，对话关系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个体的自由，

引向关系建设。教师需承认每个幼儿的独特存在，包括身体节奏、认知风格、情感需求；也要在差异中

找教育共识。尤其在游戏实践中要把握好所谓的殊相与共相，过于强调个体差异而导致教育失衡的放任

游戏或是片面追求统一标准的形式游戏都可能扼杀幼儿天性，因此要注重教师与幼儿的关系，实现殊相

互动与共相联结的同时，也为乡村幼儿园教师提供动态处理自由游戏与教育目标矛盾的思路。其一，解

放儿童。教师要闭上嘴、管住手，让儿童按自己的意愿行动。悬置规范、相信儿童，宽容儿童，让儿童自

由玩耍、自由思考、自由创造；其二，观察儿童。教师擅于观察、倾听、思考，适时协助儿童游戏。需要

教师发挥教育机智，教师应从感性到理性，由此去读懂儿童、读懂游戏、读懂教育；其三，支持儿童。教

师与幼儿的关系不再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而是引导者、协助者、有效干预者，即教师在幼儿探索活动

中的“引”；在幼儿操作活动中的“助”；在幼儿游戏活动中的有效“干预”确保游戏的持续性和教育

性，以实现幼儿在不同水平的发展。 
(2) 游戏与课程：从对立走向融合 
自古以来，游戏与学习似乎就处在一种对立面，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学习知识的严肃性还是影响

着现在的教育，尤其是“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传统观念排斥着游戏在教育中的合理性，似乎游戏只是

为了玩乐，学习应该是一件严肃而非愉悦的事情。传统观念中游戏与教学的二元对立，本质上是将“自

然生长”与“社会规训”人为割裂。在乡村幼儿园实践中，这种对立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要么将游戏简

化为无目的的嬉闹，要么把教学异化为机械训练。游戏精神的回归要求我们重新发现二者共生的可能，

发掘“育”视角下的游戏精神。 
幼儿园教育是由“育”向“教”，以“育”为主，以“动”为主要实践样态，而学校教育是以“育”

辅“教”，以“教”为主，以“静”为主要实践样态。幼儿的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方式，应该重视“育”的

作用，而不是过多的“教”和干预，“育”下的游戏应当是幼儿从内到外的天性得以舒展的活动方式，用

育来启发和诱导，而不是一味的用教师自以为好的“教”融入游戏。“育”下的游戏强调的是教师对幼儿

的尊重和信任，相信幼儿具有自我探索、自我学习的能力。教师的角色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和游戏

的主导者，而是成为幼儿游戏的观察者、支持者和引导者。从游戏精神来看，对儿童而言，关键是进行

有意义的活动，而不是非要将他们的活动贴上游戏或学习的标签。 

3.1.3. 实践重构：时空维度的动态平衡 
幼儿园游戏精神之回归，其实就是游戏本体价值的实现。游戏作为一种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游戏

精神的坚守，可使游戏持久保鲜，其保鲜关键在于维系三个核心特质：“不变色”即守护游戏自由自主

的纯粹底色；“不变质”即保持游戏愉悦体验的本质属性；“不变味”即延续游戏趣味盎然的生命力。这

种保鲜不是静态的保存，而是在流动中实现的动态平衡。 
(1) 游戏流变特质的把握 
幼儿园以游戏为幼儿的活动方式，要注重游戏存在的时空流动性，即是说游戏存在的时间与空间都

是流动的而不是一层不变的，在教师视角下游戏就是幼儿的娱乐事件，只要赋予活动游戏二字，就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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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幼儿喜欢玩的游戏，殊不知游戏在幼儿视角下已经发生变化，成为他们口中教师的任务，因此教师要

重视游戏存在的时空具有流动性，但并非是游戏变化越频繁、越新颖就越好。教师作为幼儿园中与幼儿

相伴的游戏引导者，应敏锐地洞察到游戏的特征与游戏精神的内涵。一方面，游戏发生的物理空间具有

延展性，从室内建构区到户外沙水池，从固定游戏区到临时创设的“野战基地”，游戏空间应随幼儿兴

趣自然拓展；另一方面，游戏持续的心理时间具有弹性，当幼儿沉浸在角色扮演中时，教师需允许打破

常规作息，当游戏出现倦怠信号时则需及时转换。这种流动性要求教师具备双重觉察能力：既要通过“儿

童视角”发现游戏的真实状态，又要以“专业视角”判断调整尺度。理想的流动是“风筝式”的给予游戏

充分翱翔的自由，又通过隐性的环境设计维系教育方向。 
(2) 游戏介入时机的捕捉 
教师需练就“时机敏感度”：当幼儿反复尝试斜坡滚球时，是引入测量概念的最佳时机；当角色游

戏出现争执时，是发展社会性能力的教育契机。这种时机的把握不是机械干预，而是像园丁修剪枝条般，

既顺应生长趋势，又引导形态优化。教师需要在游戏的流动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幼儿的兴趣点和发展需

求，及时调整游戏的内容、形式和难度，使游戏始终保持对幼儿的吸引力和挑战性，从而更好地保持游

戏活性，激发幼儿的内在动力，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游戏时机的艺术在于把握“三变”与“三不变”的辩证。在游戏内容上，变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

深度学习契机；在游戏形式上，变的是材料组合，不变的是问题解决导向；在游戏难度上，变的是挑战

层次，不变的是最近发展区原则。 
(3) 环境维度的在地优化 
乡村幼儿园的游戏保鲜需要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玩教具体系。一方面，要避免

盲目模仿城市幼儿园的高结构化玩教具配置，那些塑料积木、所谓碳化材料、电子玩具往往脱离了乡村

幼儿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要善于挖掘和活化本土资源，将乡村幼儿园本土自然材料转化为富有教育

价值的游戏载体。这种适切性配置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功能适配，如用麦秆编制建构材料既能锻炼

小肌肉动作，又能传承民间工艺；其二，难度分层，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对同种材料进行差异化设计，如

小班幼儿用葫芦做感官瓶，大班幼儿用葫芦制作科学实验器具；其三，组合创新，通过传统材料的新颖

组合激发创造力，如将麻绳与木块结合搭建悬索桥模型。这种立足于本土的玩教具配置，不仅降低了教

育成本，更让游戏自然地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功能。 

4. 结语 

乡村幼儿园游戏精神的偏移与回归是一个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深入分析两则案例，我

们清晰地看到了当前乡村幼儿园在游戏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偏移现象，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游戏对幼儿的

吸引力，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幼儿的全面发展。然而，游戏精神的回归并非遥不可及。通过重新审视

游戏的本质特征与精神内涵，重构师幼关系、游戏与教学的关系以及知识与经验的关系，优化游戏的时

空维度与环境资源，我们能够为乡村幼儿园游戏注入新的活力。在未来的乡村幼儿教育实践中，我们应

更加注重教师的专业成长，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游戏观，使其能够真正理解并尊重幼儿的游戏需求，成

为幼儿游戏的引导者和支持者。同时，我们应充分利用乡村本土资源，构建富有地域特色的游戏环境，

让幼儿在自然与文化的滋养中自由探索、自主学习。只有这样，乡村幼儿园的游戏才能真正回归其应有

的精神内核，成为幼儿快乐成长的源泉，为乡村幼儿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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